                                                                        探索与争鸣（附录）


文革中的四首诗词

在史无前例的十年动乱中，我被剥夺了工作的权利，或者下乡劳动，或外出“调查”线索，其间写了一些诗词，大都忘掉了。但是有几首记载在我的回忆文章中，现抽出存此。

金鼎。2011、01、07.

一、菩萨蛮    戏狐
一九六九年夏天，我到木垒县戈壁滩收麦。麦田离村庄约五十余公里。按习惯，社员们都要全家出动，连牛羊鸡猪狗全部搬去，晚上就住在那里，直至夏收结束，把粮食拉回来。妇女和娃子们住在事先搭起的无门无窗但有顶子的蓬子里，我只好和生产队的牛马同眠了。一天傍晚，我饭后给老乡们念了报纸，例行了向毛主席“晚汇报”的不可缺少的程序，看天色不好，天生乌云，凉风习习，便向一公里以外的宿营地牲口蓬走去。刚走出不多远，顷刻间，大雨滂沱而至，雷电交加，很快扬起雪花。我听人说过，即便是夏天，遇上这样的天气也会冻死人的！我自信，我刚吃饱，只要运动，没啥！不就是几百米的距离吗！我奔跑着，不知摔倒了多少次。手里牢牢地握着那个搪瓷饭碗。突然，眼前出现两道凶恶的兰光。猛一回头，身后又出现了两道凶恶的兰光。兰光中间，不时闪现出燃烧着的大火球。这是狐狸！由于它们经常啃吃草原上的腐肉，牙齿上，爪子上都沾了磷，夜间就发出磷光，像火球在燃烧。有什么可怕？我自言自语的说。我追狐狸，狐狸追我，迷路了。雨点夹杂着雪花，越下越大，温度很快降到零度以下了。我大步得走，大步得跑，滑进一条小河。河水只有脚面深，正好可以辨别方向，因为戈壁滩的水都是按照天山斜坡由北向南流水的流向就是南。我伸手去摸水的流向判断我的前进方向。任凭狡猾的狐狸前后左右跳跃不停。跑啊跑啊，跑了一夜天蒙蒙亮了，腕上的手表指向三点半钟。狐狸亦无影无踪。我爬到一个土坡上，顿觉肌肠碌碌。太阳一出，热气蒸腾，不知何时进入梦乡，直到近中午毒辣的太阳晒的我皮肤发疼才醒来。忽然，有一辆拖拉机突突突地开过来，机上的人大喊：“是他！是他！就是他！”机上的人吃惊地看着我，看了又看，好像发现了什么新鲜的野生动物一样。他们叙述着昨天在驻地发生的事。原来早上吃饭时才发现“王工作组”丢了。立即快马报告县革委会。消息传出，像炸雷一样轰动全县。木垒全县当时有两万多人口，有三辆汽车和十几台拖拉机，立即在县革委会领导下全部投入寻找的行列。这台拖拉机找到了我，可算立了头功。我问他们这是什么地方，他们告诉我，这是三碗泉，离昨天收麦处有五十多公里呢！你怎么跑这么快！我把昨夜斗狐的故事讲给他们听，他们笑了。这时才发现我混身上下头发都被泥浆糊住，着实太可笑了。这个故事立即传遍木垒全县。事过三十多年，人们还啧啧乐道。当时我写了一首词。

鬼狐作戏能吹火，疾风苦雨何方躲？墨云遮北斗，渠沟满地走。

铁脚锁不住，踏破泥泞路。天明登高处，魑魅原形露。

这首词曾广为流传，后来又惹了祸。回到机关在批斗我时一些人嗅到了什么气味，指问我：“鬼狐指的什么，墨云指的啥，魑魅又指谁？”粉碎了四人帮之后，这首词再一次用大字张贴在机关迎门的大墙上，成了最最革命的诗词。我呢，也一夜之间由黑心肝的修正主义急先锋变成了忠诚的优秀的革命干部。我没有谢天谢地，也没有受宠若惊。因为我还是我，没有变。变的是政治气候。在不同的气候条件下，龌濁的空气会让云采变色。

二、赠友人

一九六九年秋，我因工作到喀什去，同伴还是张三洲同志。路过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首府阿图什市看望我的好友何如安同志。克孜勒，柯尔克孜语是红色的意思；苏是水的意思。克孜勒苏就是西逰记中所描写的红水河的所在。坐的是一辆大卡车。没有蓬子，没有座位，自带五个水壶。在光秃秃的大戈壁上行走七天，穿过茫茫的塔克拉玛干大沙漠北沿。寸草不生的原野，没有任何生命的山脉，就是当年唐三藏西天取经的道路。路过吐鲁番、库尔勒、阿克苏、巴楚等。奇怪的是，一连几天没有一丝云彩。晒的皮肤变黑了，一个月回来掉了五公斤的肉。经过长途跋涉，见到了绿洲。但是贫穷落后的情况让人难以想象。此地人没有吃菜的习惯，也没有蔬菜。老何与我在大学五年中无论是在哪里，都是砥足而眠，亲过弟兄。他自愿到最艰苦、最需要的地方去为国为民争光。做梦也不会想到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就先把他揪了出来。理由是反革命黑线人物。连唯一的五岁的儿子也被人捺在水渠里溺死了。我俩交流思想，倾诉感情。男儿有泪不轻弹，那天都流泪了。何等的悲愤可想而知。我无法安慰他。大夜弥天，何日才是终点？但我们相信黑夜是有尽头的。我动情了，含泪写诗道情。

三十年少血方刚，莫将小渠过长江。天山应在泥丸里，二十年后话短长。

二十年后，我回到内地。何兄经过痛苦的煎熬，大难不死，借去东北探亲的机会果然来到我的家中。共同回忆起这次会见，也回忆起这首诗，何等的豪迈！他说，值得庆幸的是：我们都没有玷污党的荣誉。这是后话。

三、菩萨蛮      登阿山   

在文化大革命那黄钟毁弃，瓦釜雷鸣的年代，和数不清的干部一样，我也被剥夺了工作的权利，成了闲人。那是新中国历史上最黑暗的人妖颠倒的岁月。不愿卷入派仗争斗的人，或者下乡劳动，或者借机游山玩水。一九六八年夏天，我与张三洲同志赴阿勒泰地区外调，工作之余登上著名的阿勒泰山。阿勒泰，哈萨克语六个月的意思，既六个月有积雪。阿勒泰城市建在克郎河两岸，河上凌空架起一百多米的铁索吊桥。有雾的时候，整座城市就在云雾之中。我俩住在河中央的小岛的军分区招待所里。那天，我俩沿河谷上行，过了一山又一山，一直爬到可望而实在不可再及之处。早已汗流浃背气喘吁吁了。忽然，背后一团团白云从山下追了上来，吹来带着浓浓青草味道的空气。我俩俯瞰山下风光，克郎河流水溅起的浪花，仰望无边的大雪山的宽阔空间中飞来飞去的鸟儿，爼嚼着从山下带来的食品，再想想自己的处境，感慨良多。好象我俩真要把朵朵白云吞进肚子里。当时有一首词：

峰峦寂寞空宿鸟，急流喧嚣闹洲岛。千里登阿山，得见天外天。

天外有小路，登临且莫住。有志凌绝顶，前峰越此峰！

这首词反映的是我对文化大革命之反感但又无可奈何的复杂心态。急流喧嚣指的是造反派的胡闹行。“洲岛”指的是“革命造反派”正在冲击地区公安局，公安局处在克朗何中央的岛上。

四、无 题

一九六九年秋，从喀什回来，我又转路去伊宁市，正好探望在那里工作的几位老同学黎煜昌、朱有为和徐震同。但朱有为正被“专政”，罪名是“里通外国”，因为他是华侨。经过交涉，准许我们在黎煜昌家会面。但是不能提运动中的事。黎煜昌宰了一只羊款待我们。没有高谈阔论，没有欢笑，更不能涉及文化大革命。只能围坐喝酒联诗。

何日才能辨是非（朱）？四座慨然皆笑愚（徐）。

相视眸中识目的（黎），钢刀能断焉能曲（王）！

“笑愚”是指那些看守朱有为的人。我们找朱有为时，有个看守说“不要说这里的情况”，朱说“愚蠢之至！”这首联诗我保存至今，表达了当时各自的心态。说完相视而笑，溢于言表，互道珍重，是何等的清高！

摘自我的回忆《新疆杂亿》（1979年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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